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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沧海一声笑，重生回唐朝。

智破连环案，身旁伴娥娇。

庙堂阴谋起，江湖涌暗潮。

山河万里路，盛世始飘摇。

有志羁风雨，除恶不辞劳。

朗朗乾坤下，岂容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刑侦专业生重生大唐，智破连环凶案，本想守着萝莉俏媳妇安稳过日子，却卷入一桩桩阴谋，一时间庙

堂江湖暗潮涌动，大唐江山风雨欲来。

且看李沧海如何凭借缜密头脑，精彩推理，破解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奇案。

注：（第443章 各有嫌疑）以后章节名顺序错误，起点官网就是这样。



第第1章章  无头女尸无头女尸

日暮西沉，山色霭霭。

李沧海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吃力的坐起身，脑袋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下意识的摸了下后脑勺，他愕然发现自己的后脑似乎被硬物重击过，竟然鼓起好大一个血包。

“妈的，哪个混蛋下这么重的手，这特么是要人命啊！”李沧海愤怒的咒骂了一句。

他晃悠悠的爬起来，有些茫然的扫了下周围景象，忽然发出一声惊叫。

他发现自己正身处荒郊野岭，身上穿着古装长跑，旁边还躺着几具尸体。

“我靠，拍电影？哥们，你这尸体演的挺专业啊！”李沧海用脚尖踢了下身旁尸体，揉着后脑勺说道。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猜错了。

几具尸体身上都有着非常深的伤痕，看情况应是被利器砍死。尸体身上血迹未干，空气中还残留着淡淡

的血腥气味，这些人似乎刚死不久。

嗅着空气中残留的血腥，李沧海忽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一股庞大的信息顿时涌入脑海。

一阵剧烈的头疼之后，李沧海脑海中瞬间出现许多交织在一起的记忆。在弄明白那些记忆之后，他惊愕

的发现，自己穿越了！更为准确的来说，他重生了。

李沧海本是警校最出类拔萃的学生，拥有刑侦及心理学双料学士学位，最擅长推理分析。

在对周围环境以及脑中信息几经确认之后，李沧海终于确定了这个事实。

身为警校精英，居然会在见义勇为时，被人用钢管从身后击倒，还这么稀里糊涂的穿越到了古代，想到

这里李沧海就觉得窝火。

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没有死，而是重生到了一个跟他同名同姓之人的身上。不仅如此，还融合了他的所

有记忆。

这位仁兄有着比李沧海更加悲催的经历，他是被人用石头给击中后脑而死。

因缘巧合之下，才被李沧海钻了空子，莫名其妙的重生到了他的身上。

花了好一会，李沧海才彻底消化掉这具身体原本主人的记忆。

同时也让他明白自己所处的这个年代，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元盛世’之期！

这让李沧海的心情变得悲喜交加起来，喜的是他还活着，忧的是不知自己能否在古代社会生存下去。

望着茫茫群山，他慢慢接受这个事实，才接着查看脑中记忆。如今正是天宝年间，大唐国力最为鼎盛之

期。

这位仁兄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考中进士，被授予正阳县令之职。

然而，却在赴任途中，不知被什么人给害死在这荒郊野岭。

“还真是个十足的倒霉蛋啊！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却又成了别人的刀下亡魂。”李沧海不
胜唏嘘地感慨了几句。

不过，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他的记忆中并没有关于这位仁兄被害的经过，他翻遍包裹，也没找到他赴任



的官文。

“你要是官文还在该多好，这样还能捞个官当当，至少吃穿用度就不用发愁了啊！”李沧海絮絮叨叨了一
阵子，从几具尸体身上翻出十几枚铜钱放在了兜里，然后嘀咕道：

“不过，以后我就是你，你这个仇兄弟我替你扛下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害你之人，以告慰你在天
之灵，你就保佑我长命百岁吧。”

没头没脑的嘀咕了一阵子，李沧海很快适应了新的身份，他振奋精神，随即大笑了起来。

“哈哈，大唐盛世，我来啦！哎哟，还是先弄些吃的填饱肚子要紧啊！”

摸着咕咕直叫的肚皮，李沧海一瘸一拐地朝山下走去。

趁着日暮余晖，李沧海来到了山脚下的一座村子。

咚咚咚……

李沧海伸手在一扇木门上使劲的敲了敲。

“谁啊？”

屋里传出一个年迈苍老的声音，很是谨慎的问道。

“老丈，我是过路之人，天色渐晚，想讨些水吃……。”李沧海回想着电视剧里古人说话的方式，想让自
己尽可能的贴近大唐社会。

可没等他说完，就听那声音叫道：“屋里没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说完，屋子里的灯突然就熄灭了。

李沧海摸了摸鼻子，这也算是借口？可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啊！

不过，既然对方不愿意让他留宿，他也不能强求，于是便往下一家走去。

可连续敲了几家的门，结果却都是一样，还没等他表明来意，便熄灭了灯火。

无奈的摇了摇头，李沧海只好继续往村中走去。

不大一会，李沧海发现了一间敞着门的屋子，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个小庙。

庙内烛火摇曳，正堂上立着一尊手持钢叉的山神像，在烛火照射下，给人一种狰狞可怖之感。

李沧海又累又饿，冲进庙内，抓起供桌上的点心就狼吞虎咽起来。

正吃间，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李沧海急忙放下点心，躲到了神像后面。

只见一名身穿红色嫁衣的女子，在几名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了庙内。

几人对着山神像虔诚地拜了几下，一名老妇人在女子耳边轻轻嘱咐了几句，然后才关上庙门离去。

借着烛火，李沧海隐约能够看到女子的容颜。

女子虽说不上花容月貌，却也算是清秀可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这让他觉得奇怪，这女子既然要出嫁，但为何会到这山神庙？

难道，和自己前世听过的那些荒唐故事一般，这女子要嫁给山神不成？



李沧海很想跑出去，然后义正言辞的告诉她，这都是迷信，没有山神，也没有鬼怪，她应该为了自己而

活。

可转念一想，那些村民说不定就在外面守着，万一被当作采花贼给抓起来，他就是有嘴也说不清了。想

到这里，李沧海决定先观察情况，然后再做打算。

庙堂之上，女子席地而坐，虔诚的跪在神台跟前，双手合十的默诵着经文，并没有异样。

“这是什么气味，居然这么香？”

李沧海盯着女子看了一会，忽然嗅到一股奇特的香味，这股香气很淡，淡的几乎不可闻。

但他这具身体因幼时得过重病，反而使得嗅觉变得很是敏锐，即便是稀释十倍的气味，他也能够嗅到。

“好……好香。”

嗅了几下香气，李沧海的眼皮逐渐变重，很快睡魔来袭，他的眼皮不由自主的耷拉了下来。

这香味似乎具有静心凝神的功效，李沧海很快陷入了深度睡眠。

这一觉李沧海睡的很沉，期间他好像做了个梦，梦到自己被一群人五花大绑的给捆了起来。直到一瓢冷

水泼在他脸上，使得他瞬间清醒，才发现自己并非在做梦，而是真的被人用捆猪的方式给捆了起来！李

沧海愣愣的看着围在他周围，显得无比愤怒的人群，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打死他，打死这个凶手！”

“恶贼，还我女儿性命，还我女儿性命，呜呜……。”

……

李沧海有些发懵的看着愤怒的村民，不明白他们为何怒目圆睁，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了一般。

面前一名老妇人哭号不止，不断在他身上踢着。

李沧海认得这老妇人就是昨夜陪女子进庙的那位，想来应该就是那女子的母亲，可她说什么还她女儿的

性命又是怎么回事？噼里啪啦的拳脚落在身上，李沧海顿时痛的挣扎了起来，可那麻绳有指头粗细，任

他如何挣扎也挣不开分毫。

有些稀里糊涂的扭了下身子，他这才回过神来，使劲挣扎了一番，妄图挣断绳索，大叫道：“你们为什
么捆我？放开我！”

周围村民群情激愤，根本没人回答他，纷纷嚷嚷个不停。

“烧死这个恶贼，给静儿报仇！”

“对，烧死他，烧死他！”

“都给我闭嘴！”李沧海被他们吵得头昏脑胀，他猛地大吼了一声。

“我不过是吃了些点心，你们就要烧死我，我跟你们什么仇什么怨？”李沧海气不过，大声嚷嚷道。“什
么仇，什么怨？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还想问你呢，静儿和你又有何仇怨，你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

她？”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周围之人自动让开了一条道路，只见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拄着拐杖颤巍巍
地走了过来。“杀人？谁杀人了？”李沧海疼的呲牙咧嘴，一头雾水地问道。“你们让开，让他死的瞑
目！”老者使劲一杵拐杖，围在他面前的众人顿时朝两旁分开。一名身强体壮的汉子一把拽住李沧海的
头发，将他蜷缩的脑袋硬生生给拽了起来，指着远处吼道：“你看那是什么！”李沧海顾不得疼痛，顺着
那汉子手指看去，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汉子所指方向正是山神庙，庙内神台上有一具尸体，尸



体穿着红色嫁衣，嫣红的血水洒在嫁衣上，使得原本鲜艳的嫁衣变成一片诡异的绛红色。李沧海腹中一

阵翻江倒海，他不是没见过死人，但像眼前这具被砍掉头颅的尸体还是头一次见到。

无头女尸！更为诡异的是，这无头女尸竟然是‘站’在神台上，加上旁边面色狰狞的山神像，一股恐怖之
感油然而生。

他的脸色瞬间变成一阵土灰，这尸体似乎正是昨夜他见到的女子。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一夜之间竟然

遭受断头之厄。

“如今你可还有何话说？你用如此残忍手段杀害柔弱女子，似你这般恶贼，该遭千刀万剐！”那老者拐杖
使劲一杵，厉声喝道。

“我没有杀人，她不是我杀的！”

李沧海心急的大叫了起来，这可真是飞来横祸，自己才活了过来，怎么又卷入凶杀案？就在此时，有人

大喊道：“县令大人来了！”



第第2章章  身陷囫囵身陷囫囵

李沧海抬头看去，只见一名县令模样的男子带着几名侍卫从远处赶来。

那名县丞径直来到山神庙，他扫了眼现场，突然喝道：“谁让你们进入案发现场的？还不快快离开！”

拥挤在庙里的村民被县丞一声厉喝，吓的纷纷退出庙宇。

李沧海趁机多看了他几眼，心道这县丞还知道保护案发现场，应该不会是个糊涂官，说不定他能证明自

己的清白。

简单的了解了下情况，那县丞又在庙中来回看了看，随即着仵作进行验尸。

“狄大人，小女死的好惨啊，您可得为民妇作主啊，呜呜……。”老妇人扑到那县丞跟前，伤心欲绝的哭
喊道。

狄怀扶起老妇人，安慰道：“老人家，你且放心，本官自会查出凶手，还你一个公道。”

“大人，还有什么好查的，就是他害死了静儿！可怜静儿今日就要出嫁，没想到却遭此厄运啊！”老妇人
捶胸顿足，指着李沧海嚎啕大哭道。

狄怀眼神一凛，冷冷地看向李沧海，厉声道：“你是何人，哪里人氏，为何会出现在小杨村，又为何杀
人？”

事关自己生死，李沧海也变得凝重起来，他刚重生至此，可不想背上个杀人的罪名。

“回大人，在下李沧海，兖州人氏，只因着急赶路错过了旅舍，这才来到小杨村歇脚。可我并没有杀人
啊，望大人明察！”

“你说你没杀人，可有证据证明？”狄怀眼睛一瞪，很是威严的喝道。

“这个……并没有。”李沧海眉头皱了起来，他有些头疼的道：“我虽躲在庙中，但一直在睡觉，直到被
他们揪住，我才知道有人被杀。”

一旁的村老愤怒的杵着拐杖，颤巍巍的说道：“大人休要听他胡说。这山神庙自昨夜送静丫头进入之
后，就从外面锁了起来。何况，还有人在庙外守夜，并未见到任何异样。可是今晨我们去到庙里之时，

这锁还好好的锁在门外，这钥匙也只有一把，倘若不是庙中之人突下杀手，静丫头又怎会遭此劫难

啊？”

狄怀点了点头，沉吟道：“不错，我看过庙内窗户紧闭，并无撬动的痕迹，除非锁坏，否则别人是进不
去的。”

李沧海心叫不妙，他还是刚知道情况是这样的，这老头所说的一切对他可是大大的不利。

果然，狄怀沉吟片刻后，眉头一挑，指着李沧海怒道：“大胆贼人，你夜宿神庙，已是无礼。可恨你不
思感激，竟害人性命，着实可恶。左右，与我拿回县衙，本官择日升堂宣判！”

宣判？一听宣判李沧海顿时慌了。

“大人且慢！”事关自己生死，李沧海意识到，自己的性命只有自己能救。

“大人，我初到小杨村，与死者并无仇怨，我为何要害她性命？我没有动机杀她啊！”

所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将性命交在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县令手里，这本身就不靠谱，李沧海决定
利用自己前世所学到的刑侦知识，证明自己清白。



这一句话让狄怀犹豫了起来，杀人总要有个动机，何况看他文质彬彬，也不似凶恶之徒。

李沧海长舒了口气，心道有门。

他镇静了一下，接着说道：“我要是杀了人，何必还躲在庙里，为何不趁夜逃走？”

狄怀似乎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脸色缓和了许多，示意他接着说。

得到许可，李沧海的思维飞速转了起来。

“还有最后一件事，你们说我杀了人，那么凶器何在？被害人的头颅又何在？”李沧海有条不紊的将疑团
列出，他看着村老说道：“你们冲进庙内可有发现凶器和死者头颅？”

村老愣了下，他摇头道：“这个，还真没有发现。也许，被你藏起来也说不定。”

李沧海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山神庙不过巴掌大，除了神台之外，就剩一些杂物，整个庙宇一目了
然，我能往哪里藏？”

村老回想了下，的确如他所说，山神庙根本藏不住东西，何况是个醒目的人头。

“狡辩，全是狡辩之辞！静丫头要不是被你所害，难道是被山魈妖魅所害不成？”这老头似乎认定他就是
凶手，气的浑身发抖的道。

李沧海摇了摇头，这显然就是个老顽固，与他争辩无异于浪费时间，他干脆将目光看向了狄怀。

狄怀沉吟了许久，终于说道：“村老暂且息怒，他说的并非不无道理。查案讲究的是真凭实据，没有证
据，本县无法将其定罪。”

狄怀顿了顿，他接着说道：“何况，死者身边有大量血迹，而他脚上并未沾血，说明死者临死之前，他
并未在死者身边。”

这句话让李沧海对狄怀刮目相看，此人观察倒也细致。

死者头颅被人斩下，脖腔必定会喷出大量血水，而他身上没有丁点血迹。

狄怀能这么说，就表示基本上排除了他是凶手的可能。

“大人明鉴！我一直躲在神像后面睡觉，根本不可能血不沾衣的杀人。”李沧海脸色终于放松了下来，激
动的说道。

狄怀脸色舒缓了不少，可眉头却是拧成了川字。

他命令众人将李沧海放开，说道：“本官暂且不关押于你，不过，你依旧有着嫌疑。在此案未破之前，
你不许离开小杨村。”

李沧海也是神色凝重，他点了点头，沉吟道：“大人，此案不仅关乎在下清白，更是一条人命。如若大
人不弃，可否让我协同大人调查此案？”

狄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从之前的话语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心思缜密之人，有他协助与案件应该会有

所帮助。

狄怀稍作思考，点头道：“你是此案嫌疑人，照理说是不能参与案件。不过，本县网开一面，同意你调
查此案。希望你能够全心协助本县，尽快找到真凶，也好还你一个公道。”

李沧海重重的点了点头，心道，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陷害我，非得打的他满地找牙不可。



这时，仵作已经完成了验尸，前来禀告结果，四周逐渐聚集了不少村民。

“仵作，尸体情况如何？”

“回大人，死者死亡时间应是昨夜丑时至卯时之间，死者身上并无其他伤痕，颈部伤痕平滑，应是被砍
刀之类利器所斩。”

“除此之外，可还有其他发现？”狄怀眉头紧锁的问道。

“还有就是死者似乎受到过凌辱。”仵作回道。

此言一出，在村民中仿佛炸开了锅，众人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狄怀顿觉事情严重，他安抚了下村民，随即看向李沧海。

李沧海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他有必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毕竟自始至终他都在庙内。

“这个倒真是有些奇怪，我睡着之后，并未听到任何声响。仵作，你能确定死者受凌辱的情况么？”

仵作有些摸不清头脑，疑惑地问道：“你是指具体的时辰么？”

李沧海摇头道：“不是时辰，我是说，她遭受凌辱是死前还是死后的事情。”

仵作有些为难的说道：“女子验身需由坐婆检验，具体的情况，我并不能判断。”

狄怀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何会突然问这个，于是询问道：“这个……有区别吗？”

“如果死者是在死前受到凌辱，那很有可能这是情杀。”凭借对犯罪学大量的研究，李沧海敏锐的察觉到
一丝端倪。

“我们可以猜想这种可能，死者生前曾与人私定终身，可是现在却出嫁在即，而嫁的那个人却又不是同
她私定终身之人，而后那人怀恨在心，所以才做出这等丧心病狂的事情。”

李沧海这番话让众人为之惊愕，这倒是一种假设。

“依你所说，那人既然深爱着死者，为何又要害她性命？”狄怀眉头锁得更紧了些，疑惑地问道。

李沧海耸了耸肩膀：“也许凶手认为，他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

“那如果是死后遭受凌辱的呢？”狄怀撇了下嘴，似乎对这句话感到有些不适。

李沧海脑子中瞬间出现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猛不丁的打了个寒噤。

“如果是死后遭凌辱的话，那只能说明，凶手是个变态杀人狂。”

李沧海说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诡异的场面，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狄怀思索了起来，片刻后他疑问道：“这和凶手有什么关系吗？”

李沧海摸了下鼻子，心道这狄大人的脑子似乎还没有转过弯来。

无奈地叹了口气，李沧海坚定地说道：“大人，不管凌辱是在生前还是死后，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
凶手是个心理有病之人。”

作为县丞，狄怀判过的案子也不在少数，李沧海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你说的虽有道理，却只是一种猜测。还有，你如何确认凶手一定会是患有心疾之人？而不是山贼所
为？”





第第3章章  飞蝇验刀飞蝇验刀

李沧海沉默了起来，他仔细回想着昨夜的一切。

“此事绝对不会是山贼所为，大人管辖此地，应对山贼有所了解。山贼凶残成性，如果真是山贼所为，
他们定会大开杀戒，在村中劫掠一番，何必单杀一名女子？”

李沧海顿了顿，他看了眼村老，道：“何况，村老也曾对大人说过，这附近早已没有山贼出没。所以，
我断定此事定是村中之人所为！”

狄怀诧异地看着他，心中啧啧惊叹，此话是他与村长两人单独所谈，不想此人竟能在如此嘈乱的环境之

下，也能清晰的听到两人交谈。

听李沧海说凶手就是本村之人，众人顿时哗然。

“你胡说！本村民风淳朴，凶手绝不会是本村之人。大人，他这是诬陷，您可得为村民们做主啊！”村老
头摇的像个拨浪鼓，使劲的杵着拐棍，颤巍巍地道。

看着神色激动的村老，以及愤怒的村民，狄怀急忙安慰道：“村老，你且放心，本官定会给你们一个交
代。”

顿了顿后，狄怀突然喝道：“李沧海，你所说可有证据？”

李沧海愣了下，他摇了摇头。

狄怀面有不悦，他指着李沧海道：“没有证据，你这般胡乱指责，这可是诬陷之罪！”

李沧海摸了摸鼻子，显然狄怀对他的信任程度比不上村老。想想也是，他一个外来之人，又陷入凶杀

案，凭什么让别人信他？

李沧海闭上眼睛，将昨夜之事过了一遍，过了片刻，他终于发现了一丝破绽，忽地睁开了眼睛。

李沧海当时只觉得是自己太过疲惫，并没有太过在意，如今想起来，才发现其中关键。

香味！

虽然混在檀香之中，但李沧海还是能够清楚的分辨出来，这是一种奇特的沉香，此香名叫‘伽蓝沉’，是
一种极其罕见的香料。

不过，伽蓝沉有个特性，就是与檀香共同燃烧，就会产生微量的迷香。

这些知识完全来自他融合的记忆，原来那位仁兄虽是位百无一用的书生，但却是读了不少的典籍。

李沧海心中立即浮起一个计策，他嘴角上扬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

“大人，想要找到凶手，并非没有办法。我有一计，不知大人可否相信我。”

狄怀摸着下巴，看着李沧海脸上自信的笑容，问道：“什么办法？”

“请大人下令，让各家尽数交出砍柴刀，我自有办法找出凶手。”李沧海故作神秘的说道。

狄怀也想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下令道：“各家柴刀尽皆交出，如有私藏不交者，必是凶犯无
疑，必将追究查办！”

村民尽皆哗然，但是县丞大人下令，他们又不敢不从，于是纷纷回家取刀。

片刻之后，这些村民取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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